丹青不知老，富貴如浮雲－－陳東元畫展的啟示

[bookmark: _Hlk67295404]    2021年3月14日至7月17日，台灣創價學會－宜蘭文化會館開幕，舉辦名家「行旅山水．蘭陽風采－宜蘭文化會館特展」，特邀梁丹丰、羅芳、周澄、吳炫三、陳東元等著名藝術家展出。外子和我驅車前往觀展，此展出雖非東元個展，東元也告訴我展出的是他的舊作。因為從小在宜蘭成長，對家鄉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有特殊的感情，而我更想看看他為故鄉宜蘭的特展，會選哪幾幅畫作？而所選的畫作是否代表著他的心境及期盼。忝為東元學姊，希望從其展出的畫作中讀到東元要傳達的訊息。
    創價學會對展出藝術家東元創作風格之分析：「擅於表現農村題材及山川風景的陳東元，細膩的筆觸蘊含著生長自這片土地的濃厚情感。磅礡的雪山景緻、氳氤中的翠峰湖畔、辛勤耕耘的人民與天真無憂的戲水孩童，不論是自然或人物，在陳東元畫筆中皆呈現生動真切的樸實之美。」而在觀賞此次東元特別為故鄉精選展出的六幅畫作（生長的故鄉－宜蘭縣大同鄉大元山的翠峰湖、插秧、群牛戲水、戲水、大霸尖山雪景、雲漫大霸），其中五幅油彩、一幅水彩，從畫作中似乎讀到了東元想傳達他的
一、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二、我自橫刀向天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三、拂拭倚天劍，長嘯萬里風，掃清胸中憂
[bookmark: _Hlk67407763]    他的創作，都是他生活經驗、思考、探索的結果，揭示、發現和顯示生活本身所包含的真實、生活的邏輯。第一幅油彩〈生長的故鄉－宜蘭縣大同鄉大元山的翠峰湖〉，特別標示大元山的翠峰湖。東元云：「這是多少童年生長在翠峰湖山區的“大元人”心聲。我的故鄉是大元山，絕不是太平山。」在其〈翠峰湖大元山林場的斑痕血淚〉一文云：「宜蘭縣大元山區翠峰湖是我生長的故鄉，童年山區的生活，是那般貧困艱辛，是那般無助無奈，這種深埋的苦楚，不是一般人所能體會，過去種種是刻骨銘心，但翠峰湖及大元國小的影像卻鐫刻在無法忘懷的記憶深處，知道這近40年情感的臍帶根本沒有辦法割斷」。大元山林場最鼎盛時期，每年生產材積可達8萬立方公尺，是台灣所有林場之冠，這全賴這些默默無聞的辛苦林工。然大元山林場林業開發最後階段以處理「殘材」的名目將根株、枯倒木、白枯木清除，更將大元山林場分割劃入其他林業事業區，抹掉了歷史跡痕，讓後世永遠無法知曉。隨之翠峰湖被遺忘是大元山的翠峰湖也已經近40年（見東元〈被遺忘的台灣大元林場 翠峰湖林業開發史〉）。他選此幅〈生長的故鄉－宜蘭縣大同鄉大元山的翠峰湖〉在故鄉展出，當是他心心繫繫的企盼讓消失40多年的大元山林場重現，翠峰湖重回大元山林場懷抱，呈現當年大元山林場的歷史真面貌，翻轉目前「被除名」狀態。在其〈翠峰湖 大元山林場的斑痕血淚〉：「所幸大元國小的老師校友擁有這些照片，或許還有唯一絕佳機會可以讓消失40多年的大元山林場重現，可以讓翠峰湖重回大元山林場懷抱。」此幅畫作，是為大元人，必和一般觀展者有不同，內心必是悵觸萬端悸動不已，深觸大元人內心的痛？
    這幅由周邊山區雨水所匯集形成獨立高山湖泊的翠峰湖，初雪後的翠峰湖靜靜躺在宛如撒上一層銀白色糖霜的群山間，壯觀的雲海，疊嶺層巒的山峰，宛如置身潑墨山水仙境。但大元人，尤其是晴峰埤仔（翠峰湖）地區的人們，必定見畫勾起當年天氣寒冷，含氧量低，下雪的埤ㄚ線蹦蹦車在翠峰湖山區運材的景況，以及這段運用首尾兩根集材柱，架以單條纜線，將材車吊起，送至晴峰線鐵路上的台灣林業開發史上絕無僅有的索道（翠峰湖索道）的克難艱巨、林工生活的勞苦艱辛、學童求學磨難坎坷的點點滴滴。
    東元痛心於當年為林業搏命奮鬥的林工，感懷小學校長像慈母般地照顧得以康健度過艱難的歲月。於2007年開始將大元國小的老師校友所擁有可供還原真相唯一證物利器－－滿是刮痕、斑駁、裂紋、皺摺、釘痕、霉菌斑的照片，悉心修復，並著手整理撰述探究往昔的台灣林業史，面對「橫眉冷對千夫指」，而他仍「俯首甘為孺子牛」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蒐集資料證據，他堅信真相是無法永遠隱瞞的，盼大元山翠峰湖與大元國小的事蹟能讓後世知曉，讓消失40多年的大元山林場重現，讓當年搏命奮鬥艱困的林工精神受到世人景仰，讓發生在大元群山裡的人文歷史受到重視肯定。
    是山區與翠峰湖給予東元的感受啟示，他也深慶自己有不少遺傳因子得自山林的眷顧，而能展現「大元人」的氣節，「永不妥協」的堅毅精神。儘管在千夫安知「鴻鵠之志」，仍甘為孺子牛的於2007年獨力編輯《雲的故鄉—宜蘭縣大同鄉大元國小遲延 50 年的畢業紀念專刊》以之喚醒「沉睡」的大元山，讓世人知曉。翠峰湖看似靜謐的湖水，湖邊水湄或低窪的濕泥地上困苦林工賴以補充肉品的青蛙，可曾知奪走了幾許人命？一望四周層層相疊的山峰丘嶺，阻絕了學童辛苦回家的漫漫長路。東元筆下的翠峰湖，呈現潔凈而清爽的藍；藍色象徵著真實，寧靜、沉穩，是高遠、智慧的顏色，它可增強人的獨立自主性，激發精神上的努力，並能夠將理性和情感聯繫在一起。藍色也表現了抑鬱、孤單和傷心。是否東元為呈現當年在看盡嚐遍悽苦生活下的抑鬱、孤單和傷心？東元在編輯〈大元國小專刊的心聲〉一文：「在艱苦環境中長大，心就像鋼鐵般強硬，淚水不輕易滴下，…唯獨在處理這些資料及寫文章時，眼淚卻時常不自主地滴落，…想到小時的境遇，淚水不覺潸潸落下，數度擱下手中滑鼠，待淚乾，才能繼續工作，費了好多時間終於完成修復。」有屈原離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但他卻更能咬牙努力的為撫慰並平和大元人的心，令我感動並欽佩不已。
[bookmark: _Hlk67246136][bookmark: _Hlk67321162][bookmark: _Hlk67321105]   〈 大霸尖山雪景〉〈雲漫大霸〉是其創作第三階段山水台灣的油畫作品。中國傳統繪畫，融通哲學，講求意境美，西方繪畫講求自然美。在傳統繪畫表現形式的基礎上，東元敢於探索創新，融匯中西藝術創作手法，把西方的寫實法與中國的寫意法、素描的明暗法和傳統的虛實法揉合起來，使筆下的繪畫既有真實性及現代感，又有表現性及抒情性，從而構建出屬於自己獨特的藝術世界。在其〈影響筆者油畫創作甚鉅的中國宋代水墨山水畫〉一文，談及師法中國宋代山水畫，從中取其精髓而創作出氣勢磅礡的油畫作品。〈 大霸尖山雪景〉此畫作，我似從畫中讀到了他有「我自橫刀向天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情懷，而我更從畫中讀到他的風骨行事。他於〈堅持智慧財產權不容侵犯的立場〉一文：「堅信未來的世界一定比過去美好，但美麗的憧憬應植基於建立在歷史認知的基礎上，沒有堅實的過往做根基，就無法厚實努力的方向，進而取得認同的前進動力……明知此舉是「螳臂擋車」，極難實現，卻可以展現“大元人”的氣節與堅持，“永不妥協”的堅毅精神，不容“大元人”的文化傳承無故遭遇湮滅，藉網路無遠弗屆的傳播讓尊親叔伯們的奮鬥艱辛過程得以永續流傳。」明知螳臂擋車，卻仍粉身碎骨渾不怕，只為像大霸尖山的白雪，留清白在人間。
[bookmark: _Hlk67321317][bookmark: _Hlk67298928]    〈雲漫大霸〉這幅油畫，讀到了他有「拂拭倚天劍，長嘯萬里風，掃清胸中憂」氣慨。印證了他自謂：「心靈有家，生命才有路。人生曲折，淡而處之，勿忘初心，勿忘心安。盡己之力，貢獻所長。」唯願「所有文獻資料及旅遊文宣應將翠峰湖及山毛櫸步道恢復為大元山範圍，恢復林業歷史的名分，並成立大元山林場文物展示館介紹開發史料。」面對排山倒海鋪天蓋地的橫逆，無怪他得拂拭倚天劍，否則如何能「長嘯萬里風，掃清胸中憂」？
    他的繪畫並不全在於描繪逼真，卻在傳達真實情感；是如油畫之父塞尚認為的「畫畫是為了追求現實世界各種關係的和諧，而非一味地去複製實物。」此乃源自他個人的成長經驗，注目大自然與人的關係，積澱了鄉土的情感，牽繫著人倫親情與土地的情感，更深一層地浸進了生命的思索。像淬煉一杯威士忌一樣，將生命故事也淬煉成一幅畫，並引起觀眾的共鳴與體會
〈插秧〉此幅油畫之作，東元特別寫上〈水彩創作四十年有感〉：「你一定要曾經掉下眼淚，曾經留過汗，你的作品才能夠吸引注意」，當是東元透過畫作讓人們體會「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辛苦過才知道」，大元的校友觀賞後當會是心有戚戚焉。
[bookmark: _Hlk67411329]    稻子的成長過程，要歷經「整理田地、培育秧苗、插秧、灌溉、施肥、除草、除蟲、收割」許多的階段，每個階段都是農夫紮紮實實的工夫。唐∙顏仁郁的〈農家〉詩：「夜半呼兒趁曉耕，贏牛無力漸艱行；時人不識農家苦，將謂田中穀自生。」反映當時一般人不知道種田農民生活的艱苦，竟說田裡的稻禾是自然而然就長出穀子的。所以唐‧李紳‧〈憫農〉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會有如此體會。看到畫中彎腰低頭插秧的畫面，不由得想到陳文述〈插秧女〉一詩：「朝見插秧女，暮見插秧女。雨淋不知寒，日炙不知暑。兩足如鳧鷖，終日在煙渚。」雨淋日炙不知寒暑的承受辛勞艱苦，及布袋和尚所寫：「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淨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退讓不是完全的消極，反而是積極的轉進；處理衝突的良方，就像農夫插秧，以退為進。忍一時之氣，則風平浪靜，退一步設想，則海闊天空。視野擴大了，思惟變廣了。觀東元的畫，總是透露傳達發奮圖強、努力奮鬥、永不懈怠的積極進取之心，給觀者很大的啟發。
[bookmark: _Hlk67412858]牛作為“六畜”之一，在農耕時代是耕犁、運輸的重要力量，關係著人類文明的發展。牛性情溫和，又吃苦耐勞，一心為人類造福，深受人們喜愛。一提起牛，就被看作勤勞的象徵。歷代詩人留下了許多歌頌牛的詩篇，或繪其形態，或贊其精神，藉以抒懷詠志。一代文豪魯迅先生曾自喻為牛，手書「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詩句，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毛澤東，周恩來等都曾自喻為牛，凡此都表明了人們對牛的莫大喜愛。宋代梅堯臣的〈耕牛〉詩：「破領耕不休，何暇顧羸犢。夜歸喘明月，朝出穿深谷。力雖窮田疇，腸未飽芻菽。秋收風雪時，又向寒坡牧。」以耕牛的四時辛勤耕耘而不得溫飽傾注了莫大同情，更以喻廣大農民終日勞作而缺少衣食，寄托了對窮苦勞動人民的同情。牛不止是人類物質生活中的財富與力量，也幻化成人類精神世界裡的寄託。東元的〈群牛戲水〉、〈戲水〉此兩幅，畫的雖是天真活潑的孩童在追逐嬉戲中的喜悅，及和牛相依相傍的親暱，但何嘗不是東元為想以此畫面讓大元人反思，大元山區的叔叔伯伯的日日辛苦，為林業發展貢獻至鉅卻無法溫飽妻兒的無奈無助，一如王安石的詩：「朝耕及露下，暮耕連月出。自無一毛利，主有千箱實。」耕牛雖然對眾生貢獻很多，而自己卻一毛不取的無私奉獻精神。在東元畫中似聽到了童言無忌的：「牛牛食草莫相觸，官家截爾頭上角。」牛兒啊，快吃草吧，不要用犄角鬥架，官家會截掉你們頭上角的。大元人是否也聽到孩童對牛的戲言，是否也切身感受在童言童語中所透露的官府對林工的欺壓，竟然連牛都不放過，那麼對人的剝削則是可想而知的了。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為苦難山區的大元人發聲，東元長年累月的努力，執著的去做，終究會如李白〈行路難〉：「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儘管前路障礙重重，但仍將會有一天要乘長風破萬里浪，掛上雲帆，橫渡滄海，到達理想的彼岸。
[bookmark: _Hlk67302575][bookmark: _Hlk67302558]    陳東元是1970－80年代師大水彩黃金年代的領頭羊，他借鏡美國懷鄉寫實大師魏（(Andrew Wyeth）的表現，影響台灣畫壇超過三十年。東元愛繪畫，不慕榮利，執著地沉浸在他的藝術創造之中。不知老之將至，視富貴榮華如浮雲。其謂：「將藝術創作鐫入骨髓，刻進生命之中，將繪畫視為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月落日出赫赫光輝 耀照天地氤氳靈氣，胸懷高山大川之魄 巍巍巨嶽自顯崢嶸。冷冽寒風呼嘯 明澈天空晴亮 雪嶺雲海滔湧陽光輝映，我欲縱馬馳騁 我將展翅翱翔 我追逐疾風並擁抱藍天。隱密森林呢喃 巖峻巉岩聳矗 廣袤湖潭深邃雲霧輕飄，我曾聆聽傳說 我正緊握美夢 我吟嚎長歌與蒼鷹齊飛。」他要擁抱藍天，吟嘯長歌，真乃「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
而發出「一日之求 毀譽不計 心安理得 安然入眠，一生所願 遨遊天地 了無虧欠 無忝所生。」觀賞東元畫作之餘，深以東元畫作的成就、對畫壇的貢獻為傲，也以身為大元校友感到光榮。

